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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使得他的人格、思想立场似乎模糊不清，致使后人对其产生不
少误解。晋宋的时局异常混乱，多数文人士子生活在动荡贫苦之中，陶渊明也不例外。但在
浓厚的佛老思想文化环境中，陶渊明成长的儒学氛围显得别具一格，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所
为与当世迥异。但不论年少时期的四溢猛志还是因此导致的归隐后对天下的关念，都显示
出陶渊明内心儒礼思想的坚定不移。陶渊明不仅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学家给中华文化留下了
无数宝贵的文学遗产，也以其伟大的人格给困顿中的文人士子留下了不尽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陶渊明 真实人格 思想形成
中图分类号: I 206.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4580( 2016) 04 － 0012 － ( 07)

对于陶渊明的看法，历来纷纭不一。有人猜
他神游世外 “不染尘俗”［1］，有人猜他志托天下
苍生“金刚怒目”［2］; 有人说他是晋室死臣 “耻
复屈身后代”，有人说他是陶唐遗老“岂能为晋所
用”［3］; 有人看他有守拙之心抱朴之意 “所说者
庄、老”，有人看他有屈原之志梁甫之情“于夫子
之志有合”。然而关于陶的议论，诸家分歧对峙的
乱山丛中并不乏些许合流的溪泉: 除王维对陶的
仕隐行迹持怀疑甚至批评态度，大多学者对陶的
印象是高洁的，不论诗家所论 “陶、阮二公在典
午，皆高流” ( 王士祯 《师友诗传录三则》中引
阮亭语) ，还是史家所评 “脱颖不群，任真自得”
都体现了这一点。受整个晋宋时代汹涌的佛老文
化洪流影响，诸家对陶渊明的看法难免带上各自
偏见。从史载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和成长环境看，
他并非完美无瑕，但整个人的真实性无可质疑。
他的儒礼思想和济世信念自幼形成并日益坚定，
许多申志作品的片段都直接说明了这一点。

一、植根时代的真实人格
在其所生的时代和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陶渊明都以隐士而不是诗人的身份闻名于世，平
淡中寓有警策这种近似士大夫诗作的风格更使陶
渊明的人格不免被怀疑有漂浮虚幻的影子。其实
心忧天下的陶渊明一生闻达不久，长居困顿，并

没有近人君而忧民众的偏安庙堂之心，更多的是
救民于水火的封疆之志。在大半生的田园躬耕经
历中，陶渊明心怀天下的壮志从未泯灭，这使得
他的归耕田园与遗世独立截然有别。陶渊明的人
格是真实的，它深深植根于现实世界，闪耀着那
个时代别样的光彩。

( 一) 繁华落尽的诗与凌虚高蹈的人
在不少前人论述中，陶渊明常以高洁隐者身

份出现，而隐者多是不问世事的，陶渊明的人格
因此沾染上了一层虚幻的影子。不单陶渊明本人
被沈约、令狐德棻等大家传入隐逸之列，就连他
的作品也被钟嵘奉为“隐逸之词宗”［4］。隋朝王通
在《文中子·立命篇》中借旁口带出“《归去来》
有避地之心焉， 《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
矣。”［5］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是很有可靠性的，论者
似乎在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条渐变的心路历程，
并由此得证陶的最终精神归向是一个幽闭之所，
远避满目离乱，安守一方心灵净土。更有甚如汪
藻者，比王通所见更过一筹，以一己思为陶渊明
代言，喊出 “治乱兴废，是非得失，变幻万方，
曰陈于前者，不足以累吾之真”［1］的 “明志之
音”。陶渊明俨然驾浮云以观天下，汪藻眼中的陶
渊明不再是背时而遁的隐者，更像瞰世而谈的仙
人了。以这样的眼光看陶渊明，他的作品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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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界降临尘俗而作: “随其所见，指点成诗”
( 正夫) ，陶诗的创作成为诗人对万事万物天才的
感受和天意的表达。陶渊明本人也似乎与现实脱
轨，充满了凌虚高蹈的色彩。

很多学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中的平和纯真之
气是从绮丽中脱胎处理出来的，所谓 “自组丽中
来，落其华芬。”显然持此说法的人认为陶渊明和
与他颇有交往的颜延之心居一处，所怀皆是士大
夫忧民之情，只是出于个人喜好，致使他们一人
坚持富丽行繁靡之道，一人返璞归真专平淡之功。
其实这些看法显然出于评论者对作家、作品的狂
热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测得出的结论。
总览陶渊明一生所作，并无 “绮縠纷披，宫徵糜
曼” ( 《金楼子·立言》) 的影子———陶诗并没有
所谓蜕变的过程。在辞官归去的路途中，他毫不
掩饰地对过去为杂务所驱使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自
我诋毁式的总结: “既自以心为形役，”毫不手软
地从旧日混沌状态中揭出一副萎靡的筋骨，将一
个绝对真实而与华美毫无干系的自己和盘托出。
晚年陶渊明面对膝下亲子时也没有要刻意树立一
个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 回顾自己仕而后隐的过
去，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仕途生涯进行吹嘘，还对
自己宦途坎坷的原因坦然道出: “性刚才拙，与物
多仵，”思及因早年归隐而导致的生活窘境，他据
实录写并慨然叹息 “使汝等幼而饥寒，”［6］字句间
对后辈的满满歉意和无限真情迫人眦眶。

陶渊明的诗并非士大夫之词，没有所谓的
“华芬”部分。诗人自我回忆的诗作中对自己的露
骨批评和给后辈亲子的书笺里对家人的深切歉意，
都是其真诚人格的自然流露，这一真诚人格的形
成也是一个真实的过程。

( 二) 偏安和争斗中的离乱时势 宦海和田园
间的清贫生活

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
分，陶渊明生存年代的世局，是安稳数百年的大
汉王朝倾覆不久、各方雄霸争夺告一段落的暂时
定格。东晋的时局是混乱异常的，从 317 年东晋
建立到 370 年前秦征服大半中原的几十年中，胡
汉之间争斗不断。陶出生之前东晋的偏安已经在
与北地断续征伐的撼动下颠簸了 48 年之久。不少
心怀克复神州壮志的南迁之臣如祖狄、殷诰、温
桓的北伐大大鼓动了晋室北渡之志。383 年由谢
安、谢玄募领的晋军在淝水大败前秦军队，虽没
有后继的大一统行动，但晋室已经稳稳坐定江山。
然而这并没有给江南民众带来生活福音: 当两谢
已是旧日烟云，政局开始混乱不堪，朝野上下在
司马元显父子的掌控下陷入金银滚沸，权术翻覆
的局面。各方将帅更是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陶

渊明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降生了。
典午大乱后门第风气依然旺盛，陶渊明的诗

作提及先祖也不免时有笔涉各人官职。但到他祖
父，所任官职已是不大不小，他的父亲更是很早
赋闲在家，且多病早亡。陶渊明幼年长期随母亲
寄居在外祖父孟嘉家中。孟嘉是当时名士，他在
人格操行上对陶渊明有很大影响，陶曾为之立传，
对其人格大加颂扬: “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 振
缨公朝，则德音允集。”［6］但孟嘉并未给陶以经济
上的援助和事业上的支持，这样陶的生活就没有
太多的祖德荫蔽，早年和周围不得志文士一样，
读书种田。通俗说青年的陶渊明就是一名无业游
走的知识分子，因为心不在农，他的躬耕生活并
不安稳，与晚年归隐后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
廛”的状况差别不大。陶渊明自陈 “吾少穷，每
以家弊，东游西走。”［6］当是靠种田维持生计的读
书人生活境况实录。

除去历时不久的仕宦生涯，陶的生活一直是
困苦的。梁启超先生调侃地说 “他不过庐山脚下
一位赤贫的农民”，这种赤贫生活的改变仅仅体现
在“中间也还经过一两回波折”。这样的说法可能
不甚切合陶的心志，但在生活状态上确是和真实
状况相差不远———陶的一生不仅被压在颠簸的局
势下，也为困苦的生活状态拖累不浅。长期在这
种生活状态下一个人的精神也多半是孤苦的，陶
渊明诗作中的平淡蕴含警策是从苦难中努力剥离
出的结果，他从未以 “居庙堂之高”的不切实人
格去俯视时代悲剧。

( 三) 困顿与闻达间的济世抱负 刚烈与闲静
里的归隐情结

陶的诗作 《饮酒·十九》中说 “畴昔苦长
饥，投耒去学士。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在
耕种难以自养和一番贫苦的游学之后，青年陶渊
明开始了他的入仕经历。与生活的艰苦相比，困
扰陶渊明更多的该是那颗被压抑着的拳拳匡天下
之心，所谓“猛志逸四海，蹇翮思远翥”，但是史
载他的宦游生涯短暂得可怜，且每次出任都为时
不久，对于陶渊明在职期间所为更是众说纷纭。
唯一可称得上“大事”为众家公载的是彭泽辞归
之时一句豪迈心声: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儿”。这成为陶渊明仕宦生涯的总结性发言，
也成为他的辞官归田的标志性口号。似乎这呐喊
声里的情绪是抱怨居多的，以至于王维对此大加
诟病: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7］显然这是对
陶渊明“猛志”的质疑和拷问。不可否认陶的宦
游经历确实不长，但陶的辞归绝非如王维说，是
无能于世事、“忘大守小”的行为。陶渊明的壮志
因时而生，正对着离乱苍生的苦难，数次的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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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辞归并非因为他对现实的逃避，相反，恰是因
为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忧心才使得他做出这样的
选择。

出任江州祭酒是他济世情怀的第一次流露，
但这次真情因未能得到现实的支持所以虽然明确
显露却行之不远。事实上陶渊明出任不久就弃职
归田了，而隐退的原因，为陶作传的诸家都指出
是“不堪吏职”。似乎陶渊明被迫离开涉足未深的
官场是因为无能处理职位带给他的压力，或是能
力不足带来的职务压力，或是位沉下僚导致的不
良司属关系。从字面看祭酒、主簿不过是司仪、
刀笔文书之类的小官，这就很容易让人误解陶是
不堪众官僚眼色而离职的，其实这两个职务在当
时应算是高官了。史书有载“祭酒分掌诸曹，兵、
贼、仓、户、水、铠。”［8］这任何一 “曹”都非同
小可，且陶所任为州级职务，一州之总，属于地
方上级，周围并没有几个可以打压他的上司。再
看主簿一职，在盛世，主簿确实是文职，做一些
纸上功夫，冷淡无聊。但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
随着朝野日渐混乱，各地统领都坐拥一方，主簿
就由画纸论书的文员转型为参议政务的谋士了，
不仅统管一府之事，更是地方首脑的心腹。能得
到州官的招荐做近身智囊，足以见得陶渊明从祭
酒一职辞归并非因为无能于吏职事务。遇见 “州
招主簿”更是每个初仕之人的梦寐以求的事，陶
渊明不赴吏职并非因为庸才不作或者年少心高，
而是另有原因。

陶渊明晚年回顾少时壮志有 “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 “谁言游行近，张掖至幽州”［6］的
诗句。从诗中涉及的临淄 ( 在今山东 ) 、张掖
( 在今甘肃) 、幽州 ( 在今辽宁一代) 等北方重镇
可以窥测到青年陶渊明心中向往的并不是偏安浑
浊的江南政治深潭，而是北地胡尘下的万里河山。
一份平静闲杂的美职并不能让他假装安定下来，
在眼前的安定生活中，陶渊明看到的是全天下的
动荡不宁。此外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性格
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州官赋予的肥差滞留高位;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6］的脾气更使得他不可能
在混乱纷杂的官场徒作挣扎。他的在职不作、辞
归或是赋闲不就的行为都源自他北地生灵涂炭的
无法忍耐。陶渊明主动出仕的经历中镇军、参军
职位更说明陶渊明有佐明主以修封疆的大志。在
刘裕将军幕府内任参军本是报国良机，却终于无
功卸甲，为使入京。再次补职就是彭泽令，这境
况于有志难申的陶已属虎落平阳，当督邮的无耻
之态凌驾身前，陶自然忍无可忍，挂印归田。陶
的心中装的是天下安和，一个乱场中的督邮在他
眼中当然不止是乡里之人，且是小人了。

陶渊明是真实的，不论是年少家贫的 “猛志
溢四海”，还是宦海浮沉里 “凛气寡所谐”［6］至于
“归去来兮”，都是他发自心底的呼喊。他的整个
生命都深深植根于生灵涂炭的现实世界，但并没
有被混乱的仕宦争斗浸染。在两汉儒家思想揭起
不久的夜幕和方兴未艾的魏晋光明世界之间，在
现实宦海的偏安浊恶和内心壮志的刚烈斗争中，
他被推上一条无可选择的路。隐遁田园并非遗世
独立，或许陶渊明在等待另一个铁腕使君的拜谒，
或许他在等一个贤明人主扭转时局，但无论如何，
陶渊明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二、卓然世外的真纯情趣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之前经历过一段猛志四溢

的仕宦生涯，他归隐所为何故就成一个为众说纷
纭的话题。对晋室的忠诚成为不少学者对陶渊明
归隐原因的合理猜想之一，耐人寻味。晋宋之际
的动荡时局的确使一些志不二仕的文士被迫遁世
隐心、保身养命，但陶渊明并未选择这条道路。
虽然并未入朝为郎，陶渊明仍心念黄农，保存着
一颗诚挚的济世之心。故乡山水引发的家国之思、
畅饮高酣催显的济世之志，都对他非同寻常的归
隐情结进行了真切的诠释。

( 一) 念旧的前朝遗老抑或不渝的晋室死臣?
陶的归隐是不争的史实，但这使他的所为所

愿似乎于情理上产生了冲突: 若真心隐避乱世，
在重人格的魏晋时代，他的主动出仕岂非为自己
的高逸人格撒污点，若是志在天下，那么挂印归
田似乎就真是一大败笔了。

陶的归隐不少学者认为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
诗文大家沈约曾指出陶渊明“自以曾祖晋室宰辅，
耻复屈身后代”［8］，正因如此，他的诗作小题中标
注的时间，“义熙以前，则书晋室年号，自永初以
来，惟云甲子而已。”后世追附这一观点的文士不
乏其人，宋代的汤漠等人更以 《述酒》一诗为追
念竟陵王的悼词。

这种观点的提出当是受了 “竹林七贤”的影
响: 他们的不仕原因是明确的，尤其嵇康在 《与
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七不堪”“二不可”，明
确不与司马氏为官，显然出于对前朝的追念不舍
而产生抵触。嵇康一生境遇与稍晚的陶渊明后半
生颇有相似之处，这成为诸家误解陶渊明心志的
重要线索:

首先，二人都拒招授于千里之外。嵇康为躲
避大将军的礼聘耗费体力远走河东郡，司隶校尉
钟会的盛情造访也遭遇冷言冷语。退隐后的陶渊
明更为敏感，受招为 “著作佐郎”不就还显得正
常，时人王弘欲得一见，只因身居刺史，被陶渊
明请了闭门羹，只能趁陶在游玩 “于半道栗里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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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8］事后证明二人相处还算愉快，陶在给友人
的诗中还道出“相知何必旧”的欢叹。其次，嵇、
陶二人平时所务主业，一锻一耕。 《晋书·嵇康
传》中有载 “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大树之下，
以自赡给。”［9］陶渊明的躬耕更是有自为诗词记载，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经典耕作画景即是
美证。锻匠和耕叟，都是乡间小业，二人的生活
都不足裕。最重要的是琴乐了，嵇康是善琴的，
有“嵇氏四弄”时人传习，临终广陵散更得 “太
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10］。陶渊明好琴也
是有记载的，虽不得乐道却 “畜素琴一张，无
弦，”也常和酒“挽弄以寄其意”。如此看来二人
的生活方式不仅相近，志向所趋也似有相通之处，
不通乐理的陶好琴的习惯也更像是对善琴前辈的
思慕，这就不由世人不将二人相互联系了。

但陶心中所念与嵇康其实是不同的，在同时
提及琴和志的诗作中有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之句，可见陶的心思远在
黄唐，他的无弦横琴所追慕的当是姜太公的无丝
钓杆，与嵇康并无太大关联。所以若说陶以琴明
志，则此琴所明之志所向唐尧，与嵇康弄琴自是
异曲，亦非同工。陶渊明并不想如嵇康一般，虽
然嵇的为人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10］、虽然二人
都鄙越名教，不仕乱朝，但与嵇康一任自然，讲
求“服食养身”相比，陶心中印刻的 “脂我名
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忧世情
结和“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的时运之感总在心
中纠结不散，构出一幅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理想社会图卷。如清人马墣在评论陶的诗作
《拟古》时所说: “陶渊明念及黄农，即宋不篡晋
而终身晋世，岂能为晋所用乎?”所以与长沙公浔
阳相遇，陶渊明只能“感彼行路，眷然踌躇。”在
“三英不逮”的乱世，在 “无人信高洁”的仕隐
之间，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身处江湖而心
忧其民。即使是在天下离乱、朝野失纲的时局之
下，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依然是陶渊明无法放弃的
心念。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时局有着清醒
的认识，数次仕宦经历使得他了解在当时境况下
居高位并不能造福于民。因此他的济世情怀并不
与入仕密不可分，陶渊明的归田并不意味着逃逸
世事，也与心向前朝没有瓜葛。

( 二) 贫瘠境况里的 “贞刚”之质 游览经历
中的“忘天”之趣

笃定不仕，生活仍需继续，桑田隐忍的日子
是艰难的。于生活上虽有而立续弦的翟氏帮陶渊
明操劳家务，但苦于膝下颇有子嗣，他在养家糊
口的问题上压力巨大。作为家庭的支柱，陶渊明
需要努力让整个家庭生活正常进行下去。向上的

心态使他时时自勉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但
忧念天下的陶渊明心里挂记的并非田园之事，所
以体力上的勤恳并没有改变不谙农桑之道的劳作
状况。虽然一任自己终日不歇的 “执杖而耘耔”，
仍每每落得“儋石不储，饥寒交至”，落魄时直至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的乞食经历。但伟人
总能把艰难险途走出不一样的风采，即使被生活
压向深渊，陶渊明的精神也一直坚挺，始终没有
倒下。

灾难在陶渊明晚年生活中时有发生。陶离群
索居，本为寻求清净，一场意外火灾却前来凑趣，
他的草庐被尽数焚毁。面对这样的打击，陶渊明
写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困苦现实里的灾难不
但没能扰乱陶渊明的内心，反而成为他抒发情志
的引子。陶渊明在前半部分平淡地叙述过火灾状
况后，对自己过去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进行了回
味。四十余年的固守真纯在此处进行了一次爆发
式的短暂显露，诗人毫不遮掩地对上古帝王 “东
户”时代的淳朴民风进行了怀念，并借机抒怀，
卓然道出“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陶渊明的
精神一直没有垮掉，生存已是堪忧的他在读 《山
海经》时思及被天帝断首仍不罢弃抗争的刑天，
以之为发言人，表明自己“猛志固常在”。

仕途的险恶和归隐的艰苦都没能动摇他一颗
拳拳赤子之心，陶渊明是伟大的，但伟大并不止
于混乱纷扰中的纯粹肃穆，也在于贫苦挤压下的
纯真欢趣。

游目骋怀是当时盛行的一种遣心方式，游览
山水对于放空心境是很有用的，在压抑混乱的政
治环境下自然成了众多文士的选择。陶渊明也未
能“免俗”，常常携友登山涉川，骋怀游乐。在
《游斜川》中就有“提壶接宾侣，饮满更献酬”［1］

的述写。陶渊明生活的大部分是困苦的，所以他
的心境多是沉重的，游览作为陶渊明摆脱这种病
态心境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暂
时摆脱了困顿生活中的孤苦之感。

陶的家乡在浔阳柴桑，也是他归隐后的常居
地，这里的美景为诗人的游览活动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唐权德舆有诗赞浔阳的美景: “九派浔
阳郡，分明似画图。秋光连瀑布，积翠辨香炉。”
的确，浔阳郡从南望北可谓风光不断、随步成画:
庐山“万古青濛濛”，五老对坐，神趣天然; 兼得
香炉飞瀑紫烟悠悠，泉溪之内定是水石相激，声
色可人; 青林秀木之间自然不乏鸟鸣嘤嘤，花香
袅袅。东南远瞰，鄱阳澹澹水波四时不绝，不说
节令性的 “雁阵惊寒”，但看每日背临暮风的归
棹、穿行日边的征帆，也是赏心之事，更不必说
北望万古东流的滚滚浪涛了。柴桑就在这不尽山

·51·2016 年第 4 期 九江学院学报

ChaoXing



水怀抱，无穷气象包裹之间。定居此地的诗人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遇见好的天气登高
为赋，有好的文章寻人赏玩。闲暇时就披衣相访
淳朴农人，无所不谈……身居乱世而隐，能在这
样的纯美之境中享受这样的纯真情趣，即便是苦
中作乐，也算得上妙极了。

( 三) 同饮中的真意交通 独酌后的猛志洋溢
与游览一样，陶渊明的饮酒也是件抒真情、

享真趣的事。萧统记录了陶渊明任彭泽令时 “公
田悉令种秫”以得 “醉于酒”的行为，沈约也提
到他辞归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陶渊明是
倾心于酒的，事实上，酒的醇香一直与真纯一起，
弥漫在陶渊明心灵世界的每个角落，他自己就说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由此更为明确陶渊
明的好酒更有酒外之一番情趣，依照他的自陈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可知很多时候陶渊明
饮酒是为了远离现实的纷乱凋蔽，在心中寻找真
纯世界的真情趣。酒成为陶渊明寻找真纯世界的
一扇门。

与朋友同游是件赏心的事，与知音同饮更是
如此。酣饮中萌发的趣味是一定要与知己共享才
真正能畅怀怡情的，分享的方式的不同更会让酒
中情趣产生不同的滋味。音乐是其中一个独特的
方式。陶有无弦琴一张，虽然不精宫徵，但的确
是喜爱音律的，这一爱好也不时出现在陶饮乐的
诗作中，如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6］酣饮
过程中情志的产生是不知不觉的，以清乐相伴而
饮的情趣不是世人皆有。当诗人“歌以咏志”，抒
发心中情怀，唱和的旋律便不单单是乐律，更带
有了情志里真醇的味道; 而与庞通分享的方式是
文章无疑了，诗人回忆游览中途宴饮所乐写道: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诗末感叹 “情通万
里外”更见得诗人对此中真情的珍惜，欢饮时较
为松弛的心境是灵感迸发的绝佳状态，这种状态
下提出对文章理法的看法定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这让文章的赠答内容更为珍贵，也更具知音之间
别样的真厚情谊。

除了与现实中友人饮时畅谈分享自己心中真
意，陶还经常在饮后追慕先贤，与书中的人物乃
至灵怪神交，移情抒怀。 《读山海经》是典型作
品: 初始几节诗人明确将酒再三提出以之为抒志
灵引，从读前的 “欢言酌春酒”到兴起不能罢的
“高酣发新谣”，独酌后的猛志喷发从人间延伸向
灵怪世界，对夸父、精卫、刑天分别进行赞颂，
最后回归人世，冲出 “幽居自得”的心境，归落
真纯，借大禹和姜太公济苍生的功绩道出心中关
怀天下之志。酒像一股洪流，将陶内心的混沌的
现实搅开一道通向上古真纯的缝隙; 此外，酒后

的陶还常对过去的自己进行回望、反思，《饮酒》
中“徘徊无定止”以失群之鸟自喻愧于旧日过失，
并在结尾明言 “讬身已得所，千载不复违。”［6］回
想仕宦生涯的混沌后，陶渊明寻找到自己心灵的
最终宿处，即几十年始终不变的真纯信念: 即便
没有机会出力解救苦难中的苍生，也不会放开对
天下的挂念。酒成为陶映照自己心灵的一面镜子，
让他以纯真的自己反观旧日沾染的尘世污浊。

陶渊明的真纯情趣并非干瘪的游赏饮乐: 他
心忧天下故而不轻生弃世以求早日解脱，在解印
归田的耕作生活中他又并不失去生命活泼的本色，
他志向黄农、心系天下的灵魂在被迫于时世的沉
潜中显出高扬于世外的肃穆，成为一枝供无数后
人瞻望的铁骨素梅，芬芳满溢。

三、逆流矗立的真定立场
魏晋自由思想洪流对后世的波及，使得陶渊

明生活的时代文化气氛在佛老的灌注下显得格外
活跃。稳厚儒礼思想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单
薄起来，也让许多文士不愿把陶渊明这个重要的
时代文化符号标注在这个范围内。事实上，家族
孔业的滋养和江表浓厚儒学风尚的浸润，确实让
陶渊明的思想自然地在儒家思想的土壤中形成、
生长起来。在给后世留下的财富里，陶渊明心忧
天下的情怀像一枚不死的种子，在无数迷茫士子
心中长出一株株遮挡风雨的精神乔木，给他们提
供了一个安稳的精神归宿。

( 一) 不拘学派的哲士与思想解放的产儿
陶渊明的思想归属于哪个系统是一个众说纷

纭的话题。宋许顗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
而独悲’，是此老悟道处”。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
道家学派的支流。施德操在 《北窗灸輠录四则》
中载正夫语“达摩未西来，渊明蚤会禅。”显然把
陶渊明的思想流派归入佛家近亲。朱光潜先生干
脆一语化开问题争端: “陶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的
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却又以陶诗
中的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认为 “他
( 陶) 的意识或下意识中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
子。”［11］对一个人思想的归流通常是以同时代思想
流派为基准的，以上各观点的形成也是如此，对
魏晋时期的思想潮流进行分流后把陶渊明的思想
划入其中。这样的办法似乎合理，但并不十分科
学。

与两汉截然不同，魏晋是兵家征伐、政局腐
糜的时代，主流思想自然也有不同的特点。为求
保身，不仅流落山野的高士如竹林七贤超然物外，
连当朝宰辅王导、谢安也无不俊逸通脱以示清洁，
这样的文化氛围应当源自儒理体系在汉末的溃乱。
建安七子中最年长的一位是未能与其他六人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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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氏文学集团与曹子建共分天下才情的，因为
他多嘴的坏毛病惹怒了当权。紧接着的一个文学
时期———正始的基调就变得靡弱不堪，无人涉笔
现世了。清谈就此登台，老庄玄风从大汉随各家
同被罢黜的学术朝野雄起，蔚然成风。从儒家的
治世政治观到名教制世理念的陡然转变，四方英
才的生存关注点大多从世事转向了自己，名士之
间的风度品评风靡各地，更有人为之行书立传，
传诵天下，供人仰敬。

然而在朝廷对品评人物未置异词的情况下，
一些名士开始超越潇洒走向狂颠了。如刘伶赤身
示人尚自以为荣，这样的行为已属不易忍受。何
晏以当朝重臣的身份公然为 “五石散”代言，导
致很多时人纷纷效仿并“扪虱而谈”，自然要被杀
鸡儆猴了。可怜嵇康不明此道，步了后尘。鲁迅
先生说“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
酒的阮籍混过去了，”只有清谈是被默许甚至提倡
的，若许多落魄士子撑得到简文帝之后，他们的
生活或许就不必那么寒酸了。简文帝时不说许多
文士赖清谈以得闻达，王、谢那样的将军最初踏
入仕途也和清谈高名密不可分。同时，刘宋之际
鸠摩罗什入自天竺，佛理系统逐渐完备，为说无
谈玄的士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气，也为中国后世
哲学界儒释道合一的局面打下根基。当时已有道
徒修佛的现象，张融对门生的告诫里就有 “汝可
专尊于佛迹，无侮于道本” ( 《弘明集·卷六》) 。

主流学术渐渐从大汉王朝积极入仕的儒学向
佛老转化成为魏晋的时代思潮特点。也无怪不少
后人以陶渊明诗文中有 “抱朴” “守拙” “真意”
将其划入道统或佛门。其实陶渊明的田园躬耕行
迹并非意图 “坐忘”，也与 “会禅”关系不大，
而正与看似相悖的儒礼思想密切相关。

( 二) 佛老汪海中的儒学高原 没落门第下的
礼教传统

每个时代的横断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异类元素
点缀，思想上尤其如此，陶渊明生存的时代也不
例外。在佛老盛行的魏晋之际，荆江一代的儒风
与周围的文化氛围截然有别，统领荆州的刘表对
儒家思想的尊重是当时少有的。《后汉书》载张济
在败往南阳途中欲攻取刘表， “中飞矢而死”
( 《后汉书·刘表传》) 。“表曰: ‘济以穷来，主
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拒不接受荆州
官僚的祝贺，其于儒礼的重视可见一斑。刘表领
荆州牧之后 “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撰立
《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12］在一州
之长的策领之下，荆州的儒文化自然非同一般的
浓厚，而浔阳正在这范围之内。在丰厚儒学营养
的浸润下，陶的成长自然也朝着儒家的积极入世

思想进发，陶在晚年回顾少壮心事时就提到年少
游览对六经的喜好和因此产生的 “猛志逸四海”，
这与地方儒礼风气自然密不可分。

陶的家族对儒学思想的教育更是对陶内心思
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陶渊明的家族三
代仕宦，虽然家境日不如前，但门风尚存，世代
相传的儒家思想成为陶渊明血脉里律动的一部分。

曾祖父陶侃是陶渊明景仰的一位先祖，不论
是与亲友交往中提及的 “与余为宗族，同出大司
马”赫赫功位，还是对后代的教诲中追溯起 “抚
剑风迈，显兹武功”的灼灼风采，都饱含着他对
陶侃的追慕之情、向往之意。而陶侃的积极入仕
情怀是颇为可谈的。《晋书·陶侃传》一开始就记
录了他少穷时对入仕建功的热情: 为得当时孝廉
范逵的举荐，逵在陶家作客离开时，“侃追送百余
里。”在范逵问及 “卿欲仕乎”时，他毫不避讳
地说出“欲之，困于无津耳!”他以大禹为自己的
行为精神榜样: “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
人，当惜分阴。”并认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
言，不可行也。”以此为准则要求部下僚属。可见
陶侃是一心于儒学思想的，不仅个人功勋卓著，
万古流芳，在言传身教之下，他膝下十七子有九
人都名垂青史。从陶渊明在 《命子》篇对陶侃的
回顾和赞颂中可见陶渊明对曾祖父的景仰和陶侃
对他个人的巨大影响。

但对陶渊明性格发展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应
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少时丧父，寄居外祖
父家。孟嘉作为生活中最亲近的长辈，对他成长
过程中性格和思想的定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个人认为他的入仕经历所任参军之职颇受孟嘉于
温桓幕府任参军的影响，而 “性嗜酒”更和孟嘉
“好酣饮”更是有莫大的关系，只是陶渊明 “饮
少辄醉”与孟嘉的 “愈多不乱”不甚相近。在为
孟嘉所作传记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中，“冲默有雅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的
性格描述不仅是对孟嘉的仰慕，更是对自己的要
求。《五柳先生传》中陶对自己 “闲静少言，不
慕容利”的叙述显然有孟嘉的影子。据 《晋书·
孟嘉传》记载，“嘉少知名，”江州太尉庾亮称赞
“孟嘉故是盛德人。”德行，自然是儒礼的范畴，
孟嘉以之少时闻名，可知其对儒学的信仰和遵守。
而陶渊明自小在孟嘉门下成长，耳濡目染之间定
受到了孟嘉的良好导引。

( 三) 坚定不移的儒礼倾向 别开一流的儒学
分支

受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有学者以陶诗中出
现的“守拙”“抱朴”“真意”等字眼认为陶渊明
的思想里有道家或是佛门的影子。一个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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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是很有可能受时代主流学术感染的，但以诗
作中的时代影像去判断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未免过
于草率。

一个人内里情志所向应该从他的所学和受之
影响的个人生活经历去判断。表面沾染的时代颜
色当然无法推测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陶渊
明“守拙归园田”后的躬耕生活和其中 “乐夫天
命复奚疑”［6］的游乐之趣、饮乐之情，至多只能算
是本真济世情志难申的状态下于现实的无奈 “偷
欢”而已。他从未放弃对离乱中苍生的挂念、对
苦难里天下的执着。朱自清先生由陶渊明诗中两
现“道丧向千载”经过层层断章考证将他的思想
定格于“实在还是道家” ( 《陶诗的深度》) ，认为
陶诗中出现的 “真” “淳”是 “孔子学说的道家
化” ( 《陶诗的深度》) 。这两次“道丧向千载”的
出现分别在 《饮酒》和 《示周继祖谢》中。 《饮
酒》中第三节首句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诗人所言 “道丧”是为引出天下有识之人所惜
“其情”，由语境知 “其情”所指当在前章某处，
第二节末的“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显然与
《论语·述而》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无穷”所示的 “固穷”思想一脉相承，而
《示周继祖谢》中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
前句指明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其中的
“孔业”足以见得陶内心的情志所向。陶渊明不是
完全没有沾染时代的影子，他的诗作中的确有
“返自然”“乐夫天命” “抱朴含真”等当时流行
的词语和表述方式，但他的内心始终是坚定不移
地向着儒家思想的。陶渊明一生执著着的，一直
是儒家“忧道不忧贫”的坚定情操和 “三不朽”
的价值体系。

结语
陶渊明的卓然是众家共见的，洪迈赞扬他

“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萧统也称述其
“大贤笃志，与道汙隆。”不少因陶渊明的归隐经
历对他产生的误解中指出他是不染尘俗的世外高
人。纵观陶渊明一生，少时贫弊经历的 “东游西
走”并未让他滞留偏安朝堂、沉沦混乱官场，晚
年隐于乱世遭遇的 “风雨纵横”也没能让他向现
实妥协、放弃对天下的关忧: 陶渊明一直没有与
现实脱节，他的田园生活不是对时事的逃避。虽
然时常与友人“乐琴书以消忧”，但从未放弃对济
世之志的执着，“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的豪
言壮语足见他数十年志向之坚定不移。陶渊明不
像稍前的魏晋隐者归居山林不问世事，他的游览
山水中包含着对先祖安天下功绩的向往，饮酒赋
诗中充满了对先贤济苍生情怀的追念。也有人因

为陶渊明作品中的 “抱朴” “含真”认为陶的思
想归于当时思潮的某一支。陶渊明宦海的数年辗
转使他与现世确实有过极为紧密的接触，所以即
使涉及情怀展示的作品中也不免嗅得到一些当世
的气息。部分作品中有道家学说的影子或是佛理
系统的片段，但他并未陷入晋宋的靡乱世风、随
波逐流。陶渊明在世代相传的礼教泉眼里浸润着
成人，又在荆江这片远离佛老的儒家文化高原上
逐渐成长，数次起落之后一颗坚定的儒心最终形
成，他对“孔业”的执着并没有受当时思维的感
染而有所改变，反而在与佛老思想的错身而过中
更加稳固。或许这一思想涓流因为与周围的时代
堤岸显得格格不入而受到一些质疑，但它的真实
内质散发出的贞刚力量流传久远并不断累叠，成
为一尊不朽的儒家济世思想雕塑，给后世无数身
处离乱逆境中的文人士子强劲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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